
日記──假如 

 

鄭凌輝 

 

九月三十日    晴 

 

今天，我剛認識了她──瑤兒。我似乎並不留意她姓什麼，只管肆無忌憚地直

呼她的名字；瑤兒，瑤兒……好像過份親熱點兒吧！但看來她的影子總會在我

這生了銹的記憶中佔一個頗重要的地位，今日我總是這樣想著、想著…… 

 

我這個人就是這麼喜歡獨個兒胡思亂想。   

 

十月七日     時晴時陰 

 

唉，真是無奈的一天！我周遭的朋友整日傳言我和瑤兒在談戀愛。天啊真攪不

清他們是對男女之情過份敏感，還是咱們的交往過於熱情呢？抑或是…… 

 

流言的煎熬令我精神崩潰，渾不是味兒。我受不住了，便找瑤兒談談。因為問

題是必須解決的，這是我一貫的作風。 

 

「你是否介意他們這樣誤會我們呢？」 

 

瑤兒並沒有回答，只是緩緩地搖了搖頭。 

 

你是真的不介意，還是………或許是我多慮吧！ 

 

沉默是我倆交往的絆腳石，無聲是咱們溝通的障礙。她那時一片茫茫然的表情

終日在我腦海裏流浪，揮之不去。   

 

十一月十一日   陰 

 

碰上思緒的呼喚，我知道我該出去逛一逛。在路上碰見瑤兒和她的一群朋友，

便相約一塊兒逛街。不知怎地，她們老是製造機會給我們單獨相處，更說什麼

羨慕咱們兩小口子啊！唉，這簡直是精神上的折磨。 

 

瑤兒並沒有什麼表示，既不制止，也不否認。她不擺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渾不當作一回事般，難道她並不介意，還是在期待些什麼呢？我傻傻地站在那

兒…… 



 

這是一個窘迫的下午。 

 

二月十日     晴 

 

不知為何，今日的心情特別好，便約了瑤兒，宏操及子熹一塊兒逛街。可能是

因為臨近情人節的關係吧，到處都是賣花兒的小店舖。臨走時，宏操和子熹更

慫恿我買花兒去哄哄瑤兒。不知怎地，我居然變得很聽話。的確是很聽話，只

曉得默默地走向賣花兒的小店舖，挑花，付錢，然後走向瑤兒身旁。 

 

「送給你。」我柔聲說道。 

 

只見她毫不猶疑地收下，更痴痴地向我笑了一笑。 

 

笑姿映著夕陽，迎著海風；是羞澀嗎？是痴迷嗎？還是我內心的寫照呢？   

 

二月十四日    間中有雨 

 

天正飄著小雨，思緒總是昏沉沉的。或許整日埋在數字堆裏，心情變得煩燥不

安。 

 

下午，瑤兒突然致電給我，卻表現得十分沉默，好像在期待些什麼…… 

 

時間有如逃兵般，悄悄地開溜，但瑤兒仍是在沉默。我那煩燥的脾氣從久埋在

心坎裏爆發出來，卻沒有怒氣。 

 

「你到底找我有什麼事？」我問。 

 

「猜猜看。」瑤兒俏皮地回答。 

 

我的思緒隨著瑤兒的回覆進入沉思。潮濕的記憶無法和現實串連在一塊兒，縱

然我在苦苦思索。 

 

天依然把它的淚水掛在玻璃窗上，電話仍傳送沉默的信息。 

 

「唉！你們這些男孩子儘是沒記性，真是……唉，今天是我的生日，記起了

吧！」瑤兒無奈地說。 

 



「唉喲，真不好意思，把你的生日給忘了。生日快樂！」我無精打采地說了一

句祝福語，顯得很敷衍，但肯定的是我的話就只有這麼多。 

 

「你除了這句『生日快樂』以外就沒有別的話要對我說嗎？」瑤兒滿懷期待地

說。 

 

「你想我說些什麼？」我的唇正向瑤兒發出疑問。 

 

瑤兒必沒有回答，只在默默等待。 

 

分秒如流水般逝去，我漸漸明白瑤兒在期待些什麼，但是我要顧慮的事實在太

多，根本…… 

 

「為什麼到現在你仍不肯面對我，你還要顧慮些什麼呢？」瑤兒柔聲地說道。 

 

顧慮？我真的在顧慮，還是在逃避呢？ 

 

沉默為我帶來數分鐘的寧靜，但寧靜阻止不了思緒如紙屑般紛飛…… 

 

「你再不回答我，我可要掛電話了！」瑤兒說。 

 

我的思想在瑤兒的言語裏遊蹤；他在嘗試感受瑤兒的心情──煩躁、不安、無

奈…… 

 

思想在憂柔寡斷。突然，感情替他向唇下達命令。一項叫唇表達意向的命令。 

 

「我願意把你的影子永遠地融入我的思想中，每一刻都允許佔領我的思緒，這

是我對你永遠不變的承諾。」我說。 

 

這是我認同瑤兒在我心中價值的第一句話，但似乎有些肉麻。 

 

瑤兒並沒有說話，或在靜靜地品嘗。   

 

四月十六日    陰 

 

陰霾是瑤兒心情的寫照，嚴霜是她表情的衣裳，不瞅不睬更是她對我的政策。 

 

下午，我的心情亦受到瑤兒的感染，渾不是味兒。芷露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令



我有點愕然。 

 

「怎麼樣，被情人不瞅不睬的滋味如何？告訴你一件事吧！不知是誰把你和瑤

兒的關係向眾老師公告，而且我還聽瑤兒今早被某位老師抓去囉嗦了一輪，攪

得她心情不甚好。你可要小心喔！」芷露說。 

 

芷露那詭詐的眼神，陰沉的表情和諷刺的語氣肆意地蹂躪我的思緒。而直覺告

訴我，那從旁攪局的便是她──李芷露。 

 

瑤兒主動來找我，本以為問題已解決，那料到她仍受控於壞心情，沒談上幾

句，她便以「你很煩」三字擊潰我的思緒。 

 

我很煩，難道我真的很煩？我只不過關心你而已，難道我連這一點兒的權力也

沒有嗎？ 

 

我默默地站在走廊上。在茫茫然的視線中，周遭的景物減卻了顏色；而心中所

想的只有「你很煩」這一句話。 

 

這是一個心碎的下午。 

 

四月十七日    陰 

 

思想在沉默。整天守在電話機旁，是在等待瑤兒的來電嗎？我也不曉得。 

 

等待，仍是等待，是無了期的等待。 

 

下午，思緒為愛情奏起輓歌；月老正準備收回綁在我和瑤兒腳上的紅繩；但我

覺得月老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月兒輕輕地爬上樹梢，和世上萬籟譜成一首浪漫的組曲。浪漫，我為何會這樣

想呢？ 

 

看來我快瘋了。     

 

四月十九日    晴而有雨 

 

  流淚的滋味並不好受，但我明明知道這套理論，為何…… 

 



  一晚未睡，乍見藍藍的天空有如喝了酒似的，滿有閨女羞澀之色；街上的

行人總是成雙成對的；兩者交溶在一塊兒，洋溢著熱戀中的氣氛。 

 

  熱戀，是一樁美事；但對我而言，卻是為往後的心碎鋪路。心碎的感覺有

如枷鎖，限制了情緒，只允許它住在悲傷的心坎裏，而且是沒有限期。 

 

傍晚，天瞬然把它的眼淚掛在玻璃窗外。淚水映著霓虹燈色，一橙一紅的，蠻

好看。 

 

思想突然尋找美麗的回憶：同是一個下雨的傍晚，在公車上，瑤兒依偎著我在

談笑風生；企圖向世界炫耀幸福…… 

 

視線開始模糊，本以為是上天的淚水，那曉得居然是我的眼淚攪得鬼。兩股滾

燙的淚水盈眶而出，緩緩地流向兩頰。 

 

我又哭了。 

 

四月二十日    陰 

 

思想開始為我帶來一種扎心的感覺──分手。 

 

（沒錯！或許這段感情已經過了期，不能再品嚐；但為何記憶沒有期限，令瑤

兒的影子總是纏繞著我的心。我想。） 

 

下午，我向瑤兒提出分手。分手，是一個很難啟齒的名詞；卻沒有任何意識去

阻止果斷向唇下表達命令。縱然表達得很婉轉，但所要承受的傷、痛仍是很

重，的確很重，我也感覺得到。每說一句，心都被扎了一刀；思想也不能倖

免，血淋淋的，滋味並不好受。 

 

思想開始混亂。良心為自己辯護。 

 

都是果斷的錯，為何要製造惡果懲治雙方，令兩人都要受到傷害。 

 

感情也在咒罵著果斷。 

 

都是你的錯，難道曾經刻骨銘心的情也不能冰釋一時的誤會嗎？ 

 

忍受也不甘後人。 



 

為何我不惜一切地忍耐，甚至忘了自己；而果斷的你卻從旁攪鬼，害我所付出

的一切都毫無價值、意義。…… 

 

果斷默默無聲，或者他在懷疑；或者他在後悔；或者他在默認…… 

 

五月一日    小雨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喜歡獨個兒看著碎花玻璃瓶，靜靜地沉思。 

 

可能是瓶子裏的世界吸引了我，總令我覺得那兒可找到很多不同的我。 

 

懦弱的我； 

 

自私的我； 

 

甚至──愛哭的我 

 

…… 

 

醉，我總覺得它有屬於它的一套。在醉的世界裏，我變得善忘。 

 

在醉的世界裏，我忘了本性； 

 

在醉的世界裏，我忘了感情的折磨； 

 

在醉的世界裏，我忘了自己； 

 

在醉的世界裏，我忘了瑤兒和有關她的一切、一切； 

 

…… 

 

  醉，成了我的摯愛；或許吧！ 

 

五月十日     小雨 

 

整日閒著無聊，突然有意在日記本上寫一段似詩非詩的文字： 

 



問世間，情為何事？ 

 

直教人痴痴迷迷。 

 

天涯海角雖眷侶， 

 

幾許相守齊白頭。 

 

相聚或是趣， 

 

離別不為苦； 

 

痴情只為傾心者。 

 

卿應明暸， 

 

渺松濤夜雪， 

 

鴻雁孤飛； 

 

寸心隨伊去。 

 

夜涼如水，腦海中泛著一葉後悔的孤舟。後悔，我的心在默認；我的思想在贊

同；我的感情，我的記憶全都在後悔： 

 

假如沒有九月三十日的相識；假如沒有三月十四日的承諾；假如……假如…… 

 

假如我並不存在這世上。 

 

……                      


